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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怕“揭老底”，而在古瓷鉴定中，一个很有效的、

必需的手段，即是查看一件瓷器的底足。

在瓷器收藏的圈子里，大家都知道，鉴定瓷器，要

从神韵、器型、釉面，还有表面纹饰的画工、发色来判

别，而底足和款识都能做为辨别瓷器的依据，有着很重

要的作用。古陶瓷鉴赏有一句行话叫“举足轻重”，意

思是说鉴定瓷器真伪和年代，看器物的底足十分关键，

所谓举其足而知其轻重也。另有句：“看瓷不看底，断

代没道理”，说的意思也差不多。瓷器的底足传递了许

多不同时代瓷器制作的诸多信息，瓷器底足也是赝品

制作的“软肋”，可以“形似”，而“神似”极难。所以观察

瓷器的底足对鉴定瓷器的真伪和年代意义重大。

历史以来，瓷器的底足因为器型、风尚、民用与官

用的区别，有较多的差异、类别。正如一般古瓷专家说

的那样，在不同的时代，瓷器的底足做法都不一样。一

般，南宋瓷器底足都是圆圈纹，元朝瓷器是带有鸡心点

的圆圈纹，明朝就是放射性的跳刀痕，比如或出现火石

红、修胎刀痕、露胎胎骨、粘砂、缩釉等。而“内折角”，

一般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前的瓷器当中，因为在上釉的

时候，会有上多了的情况，然后，底足与瓷器壁之间，就

会有积釉的情况，烧制出来后，这些积釉就会呈现出虾

青色。翻看瓷器的“老底”，其底足胎骨的质地，一般以

明洪武之前和之后为一个区分。常规的情况下，洪武

以前的瓷器，胎骨大都比较粗大，胎色呈灰白色，而永

乐之后的瓷器胎骨都会比较细腻一些，细白一些，生动

自然，不突兀，不生硬。削足方式，也是给瓷器断代的

一个重要依据，因为，在明代中期的时候，瓷器的底足

都会有削足的痕迹，而到了清代，除了劣制品之外，削

足之后，都会用布或者濡笔等，对削足之处做修整，所

以，清朝的瓷器底足看上去，都非常的润美，就算是清

仿明的瓷器，底足方面，也会没有削足的痕迹，所以，在

辨别的时候，看一看修足情况，也是一个断代的有力证

据。通过底足，还可查看胎土痕迹。真品的胎土，一般

都含有砂料，因为古时候对于胎土的净化没有现在那

么完美，内部也会有因手工拉坯而造成的大小不一、有

深有浅的拉坯纹，而现在赝品，大多都是使用机器，所

以不会有拉坯纹。古代的很多瓷器，都不是施以全釉，

所以，瓷器上就会有胎釉的连接处。一般，在靠近底足

时，从连接处看内胎。如果干燥，与釉呈一体状，则为

真品，而赝品一般露胎的地方，略显湿滑，连贯性不好，

不呈一体。

此外，还有刻字。古代的瓷器，一般情况下，只有

日用瓷器，才会有刻字的现象，其它的瓷器不会刻字，

所以，从刻字情况来看，也可以判断瓷器的年代。

一个人，不怕人家“揭老底”，因为他坚守着初心初

念，即便被人有意无意地揭开，他的“露胎”处、内在的

质地，仍是很纯净纯粹，窥见其本色；而“假人”“两面

人”，怕人揭，因一揭他的“败絮其中”就露馅了，就没法

哄骗欺诈、混下去了，用瓷器来说，就是“赝品”了。当

然，与人为善，德不孤必有邻，一般情况下，“打人不打

脸、揭人不揭短”，尽量不要揭人短、翻老底，因为每个

人都有尺长和寸短，只要他的“寸短”不危害他人，还是

不揭、不翻为尚。

秋风萧瑟，菊香渐浓，蟹肥膏满

时，明代奇才徐渭以一纸《菊蟹图》，

将深秋时节的烟火气与狂草般的艺

术张力熔于一炉。观之如见其泼墨

挥毫时的慷慨激昂，又似能闻得那

菊香蟹肥间的酒兴豪情，在水墨氤

氲处，尽是生命的跌宕与意气的

飞扬。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

青藤居士，浙江绍兴人。他是明代

文学、书画、戏曲、军事领域的通才，

却一生屡试不第，历经牢狱之灾、丧

亲之痛，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

而这份坎坷身世，不仅塑造了他的

人生底色，更化作他笔下如狂风骤

雨般的笔墨。在绘画上，他开创大

写意之先河，将书法的狂草笔意全

然融入丹青，使画面成为其胸中垒

块的宣泄场。正如张岱所言：“青藤

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

书”，其“书画同源”的艺术实践，在

《菊蟹图》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菊蟹图》为纸本墨笔（局部设

色），纵 83.5 厘米，横 38.5 厘米，现收

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画面以菊、

蟹、鱼、酒坛、盛蟹的盘子为主体，

构图看似随性却暗含章法，于狂放

中见精妙。右侧菊花以泼墨法写

就，叶片墨气酣畅，花瓣或繁或简，

笔锋转折处尽是草书的婉转顿挫。

徐渭以狂草的筋骨赋予菊花“凌霜

傲骨”的姿态，每一道墨痕都是情

绪的迹化，打破了传统花鸟画的工

谨束缚，让“写意”真正成为“写心”

的载体。下方盘中螃蟹以淡赭设

色，螯足张扬、神态鲜活，与水墨菊

花形成“色”与“墨”“静”与“动”的

强烈对比。看似寥寥数笔，却将螃

蟹的肥美与灵动勾勒得入木三分，

尽显其对生活物象的敏锐捕捉。左

侧酒坛墨色苍润，坛口包扎的布巾

线条写意，旁有一尾肥鱼以藤条穿

鳃，笔墨简括却形神兼备：鱼身以

淡墨铺陈，又以留白与轻细墨线勾

勒鳞片，墨色虚实间既显肥鱼的丰

腴质感，又晕化出如玉石般的莹润

之态，与菊花的狂放、酒坛的朴拙

形成视觉与气韵的平衡，让画面在

张力中不失和谐。

画上题诗：“蟹绶丹珠菊似金，

溪鱼肥腹玉为鳞。老饕不惜杖头

青，买得归来沽美酒。叫西屏又唤

南邻，大家拍手饮三巡。庆重阳无

雨，欢喜一冬晴。”诗中“蟹绶丹珠”

“菊似金”“溪鱼肥腹”“玉为鳞”的意

象，与画面红蟹、墨菊、肥鱼形成视

觉呼应；“沽美酒”“饮三巡”的描述，

为画面注入了重阳佳节呼朋引伴、

把酒赏秋的生活温度。徐渭以狂草

题诗，笔墨与画面浑然一体：诗的豪

情与画的狂放交织，构成了一幅立

体的“重阳宴乐图”。在他一贯的悲

愤孤绝画风中，《菊蟹图》尤为特别

——它少了些孤愤，多了些烟火气；

少了些沉郁，多了些疏狂。这并非

对现实的妥协，而是他在困顿人生

中对“此刻欢愉”的抓取：重阳无雨，

菊黄蟹肥，呼友饮酒，便是他与命运

的一次短暂和解。画中鲜活的蟹、

怒放的菊，既是时节风物的写照，更

是 他 在 悲 苦 底 色 上 绽 放 的 生 命

火花。

徐渭的大写意，是中国绘画从

“摹形”到“表意”的关键一跃。在

《菊蟹图》中，他不再局限于对物象

的如实描绘，而是以笔墨为媒介，传

递出对生活、对时节的真切感知，以

及对生命张力的极致追求。菊花的

狂放，是他对世俗束缚的反抗；螃蟹

的鲜活，是他对生命本真的拥抱；题

诗的豪情，是他对人情暖意的渴

望。种种情绪在画面中碰撞、融合，

最终凝结为极具现代性的表现主义

特质。于今时观者而言，《菊蟹图》

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其笔墨技艺

的登峰造极，更在于那份在苦难中

迸发的生命意气。当我们凝视画中

恣肆的菊、张扬的蟹，仿佛能看到徐

渭在孤灯下挥毫的模样，他将一生

的坎坷与不甘，化作笔下的疾风骤

雨，却又在这风雨中，为自己、为观

者留下了一丛傲霜的菊、一盘肥美

的蟹，和一段关于重阳的、充满温度

的美好记忆。

这便是徐渭《菊蟹图》的魅力：

它以狂笔写就生命意气，用水墨承

载艺术张力，在美术史的长河中，始

终如一束不灭的光，照亮着后来者

对艺术、对生命的思考，即便身处困

顿，也要如菊般傲骨，如蟹般鲜活，

在笔墨与人生的维度里，活出那份

酣畅淋漓的真性情。

狂笔中的生命意气与水墨张力
——品读徐渭《菊蟹图》
■李治钢

老底
■徐惠林

老底
■徐惠林

徐渭 菊蟹图 83.5×38.5cm 纸本墨笔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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